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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載
一
則
奇
聞
，
說
有
港
孩
入
童
子
軍
營
，

導
師
人
人
給
個
橙
。
港
孩
大
哭
，
因
未
見
過
圓

形
的
橙
，
不
懂
怎
吃
，
堅
持
要
吃
家
裡
﹁
已
搣

好
、
一
瓣
一
瓣
的
橙
﹂。

媒
體
拿
這
段
新
聞
問
學
校
回
應
，
有
校
長

說
，
對
了
，
港
孩
的
確
給
照
顧
得
太
周
到
，
父
母
也

太
忙
，
沒
時
間
教
孩
子
生
活
技
能
，
不
如
學
校
重
辦

家
政
科
吧
，
可
以
讓
港
孩
學
做
飯
，
必
要
時
也
懂
得

生
火
煮
麵
吃
。
不
，
用
明
火
還
是
有
危
險
，
就
用
電

磁
爐
吧
，
安
全
又
乾
淨
，
家
政
室
也
要
重
新
裝
修

過
，
環
境
要
優
美
，
港
孩
會
喜
歡
的
。

大
家
認
為
是
港
孩
有
問
題
、
還
是
校
長
有
問
題

呢
？
我
看
是
﹁
旗
鼓
相
當
﹂。
港
孩
不
用
說
了
，
校
長

那
邊
，
是
典
型
的
﹁
所
有
問
題
都
能
開
班
解
決
﹂
的

心
態
。
不
懂
﹁
搣
﹂
橙
？
開
班
。
不
懂
煮
飯
？
開

班
。
不
懂
操
作
洗
衣
機
？
開
班
。
不
懂
執
床
？
開
班
。
不
止
開

班
，
還
得
有
美
輪
美
奐
、
一
應
齊
全
的
教
室
，
助
理
先
準
備
好

一
切
，
港
孩
只
需
埋
位
，
兩
下
子
搞
掂
，
算
學
懂
了
。

為
甚
麼
生
活
技
能
、
以
至
一
切
技
能
，
都
要
在
教
室
裡
開
班

才
能
學
習
呢
？
為
甚
麼
一
定
要
從
﹁
有
﹂
到
﹁
有
﹂，
而
不
能
教

孩
子
從
﹁
無
﹂
到
﹁
有
﹂
呢
？
比
如
沒
有
電
磁
爐
，
就
不
能
安

全
做
飯
？
沒
有
靚
廚
房
，
就
不
能
學
煮
食
？
不
是
傭
人
﹁
搣
﹂

好
、
一
瓣
一
瓣
的
，
就
不
是
橙
？
更
奇
的
是
，
為
甚
麼
父
母
太

忙
，
孩
子
就
會
不
懂
家
務
？
不
是
正
正
因
為
父
母
忙
，
不
在

家
，
孩
子
才
應
更
懂
事
、
更
早
學
曉
家
務
？
為
甚
麼
會
有
這
樣

扭
曲
的
邏
輯
？

說
穿
了
就
是
因
為
外
傭
太
便
宜
，
我
們
社
會
漸
次
有
了
家
務

事
賤
、
孩
子
矜
貴
的
感
覺
。
既
然
三
千
多
元
可
以
買
到
全
天
候

家
務
員
，
為
甚
麼
要
小
孩
浪
費
讀
書
練
琴
的
時
間
去
學
煮
飯
洗

碗
？
至
於
將
來
，
孩
子
長
大
後
只
要
賺
多
過
三
千
多
元
，
就
請

得
起
外
傭
，
那
即
使
孩
子
一
輩
子
不
懂
煮
飯
，
又
有
何
干
？
很

多
父
母
確
是
這
樣
想
。

所
以
解
決
港
孩
問
題
，
只
需
把
最
低
工
資
加
到
每
小
時
六
十

元
，
再
頒
令
外
傭
須
按
最
低
工
資
出
糧
，
於
是
很
多
家
庭
被
迫

放
棄
外
傭
，
到
時
飯
不
能
不
煮
，
地
不
能
不
掃
，
港
孩
問
題
迅

速
解
決
，
誰
還
要
上
家
政
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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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陳
　
莉

偽教育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傑
克
的
小
說
，
不
少
涉
及
舞
廳
。

上
世
紀
四
、
五
十
年
代
的
舞
廳
，
貨
腰
者
大

都
﹁
守
身
如
玉
﹂，
要
一
親
香
澤
，
除
非
有

情
，
否
則
非
大
灑
金
錢
不
可
；
直
到
七
、
八
十

年
代
以
後
，
進
展
到
所
謂
﹁
夜
總
會
﹂，
那
才

成
為
肉
慾
販
賣
場
所
。

傑
克
的
︽
一
曲
秋
心
︾，
背
景
是
抗
戰
前
，
展
示

了
一
個
﹁
舞
場
世
界
﹂，
一
個
﹁
有
情
﹂
的
世
界
。

但
這
﹁
世
界
﹂，
對
浮
沉
於
此
的
鶯
鶯
燕
燕
，
雖
然

大
都
陪
客
人
飲
飲
酒
，
跳
跳
舞
，
傑
克
仍
形
容
是
一

墮
落
場
所
，
一
﹁
脂
粉
地
獄
﹂。

主
角
秦
季
子
是
大
學
文
學
系
主
任
，
又
從
事
著

述
，
堪
稱
才
子
，
曾
勸
舞
女
張
雪
豔
：

﹁
你
的
靈
魂
是
純
潔
的
，
為
了
錢
，
為
了
缺
乏
教

育
，
才
會
到
這
種
地
方
來
。
然
而
，
這
種
地
方
是
脂

粉
地
獄
呀
！
一
跌
下
去
，
便
是
萬
丈
深
潭
，
超
度
極

難
，
你
要
奉
勸
你
的
姊
妹
們
，
別
貪
虛
榮
，
早
登
覺

岸
。
你
更
要
奉
勸
一
些
不
一
定
生
活
上
過
不
去
的
女
子
，
別
羡

慕
紅
舞
女
有
吃
有
穿
有
戴
有
玩
，
糊
裡
糊
塗
地
把
父
母
清
白
之

身
葬
送
在
這
身
敗
名
裂
的
陷
阱
裡
。
﹂

當
年
的
﹁
脂
粉
地
獄
﹂，
傑
克
描
繪
得
很
真
切
：
﹁
一
位
深

明
中
國
社
會
情
形
的
外
國
朋
友
說
：
﹃
外
國
人
嫖
妓
作
風
兩

樣
，
外
國
人
嫖
得
很
乾
脆
，
一
來
便
肉
體
結
合
，
任
你
怎
樣

紅
，
付
過
代
價
，
這
若
干
時
間
內
，
便
可
佔
盡
一
切
，
中
國
人

嫖
得
很
嘈
，
尤
其
像
上
海
的
長
三
堂
子
，
香
港
的
大
寨
老
舉
，

以
及
舞
場
的
一
流
舞
女
，
她
們
倡
的
口
號
是
﹃
賣
唱
不
賣

身
﹄、
﹃
賣
舞
不
賣
身
﹄，
所
以
在
中
國
嫖
妓
，
等
於
在
外
國
談

戀
愛
了
。
﹂

秦
季
子
和
張
雪
豔
確
在
﹁
談
戀
愛
﹂，
一
個
窮
書
生
，
一
個

冰
豔
美
人
，
正
是
一
對
才
子
佳
人
。
這
對
才
子
佳
人
雖
到
了
擺

酒
結
婚
的
地
步
，
卻
遭
一
場
疾
病
狂
攻
，
秦
季
子
自
感
不
久
於

人
世
，
毅
然
退
婚
，
好
夢
始
未
諧
。
後
來
，
他
的
病
證
實
是
庸

醫
誤
診
，
服
藥
得
癒
，
然
病
打
鴛
鴦
散
，
亦
無
復
合
之
心
了
。

舞
場
是
﹁
脂
粉
地
獄
﹂，
不
少
舞
女
墮
落
，
也
有
被
欺
騙
自
殺

的
。
張
雪
豔
卻
出
於
污
泥
而
不
染
。
但
當
要
嫁
與
秦
季
子
時
，

仍
抱
躊
躇
之
心
：

﹁
雪
豔
道
：
﹃
我
自
己
愛
上
的
人
才
嫁
，
當
然
不
會
後
悔
，

可
是
將
來
有
人
會
批
評
，
你
這
姨
太
太
是
舞
場
出
身
的
。
你
聽

了
豈
不
後
悔
嗎
？
﹄
秦
季
子
毅
然
道
：
﹃
你
是
愛
上
的
人
才

嫁
，
我
也
是
愛
上
的
人
才
討
，
大
家
都
無
可
後
悔
。
至
於
說
到

你
是
舞
場
出
身
的
，
那
在
別
人
或
許
會
成
問
題
，
在
我
是
完
全

不
成
問
題
，
莫
說
舞
場
，
即
使
是
妓
院
討
回
來
的
，
只
要
是
真

情
真
義
的
結
合
，
我
決
不
怕
誰
人
恥
笑
！
﹄﹂

這
種
無
視
傳
統
禮
教
的
態
度
，
直
追
徐
枕
亞
︽
玉
梨
魂
︾
男

主
人
翁
與
寡
婦
的
戀
愛
。
傑
克
寫
來
很
蒼
涼
，
很
﹁
偉
大
﹂。

︽
一
曲
秋
心
︾
描
寫

了
這
個
﹁
脂
粉
地

獄
﹂，
真
個
入
木
三

分
。
傑
克
雖
力
圖

擺
脫
﹁
鴛
鴦
蝴
蝶

派
﹂
的
惡
名
，
但

從
他
戰
後
的
作
品

來
看
，
始
終
擺
不

了
，
脫
不
了
，

﹁
鴛
蝴
﹂
仍
緊
纏

他
。

脂粉地獄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報
載
有
位
高
級
女
公
務
員
結
婚
，

發
出
在
大
酒
店
擺
婚
宴
之
請
帖
，
帖

上
印
明
接
帖
賓
客
如
果
賀
禮
﹁
人
情
﹂

少
於
五
百
港
元
的
就
希
望
不
要
來

了
。
因
為
她
擺
酒
的
不
是
普
通
酒

樓
，
也
不
是
一
般
三
星
以
下
之
酒
店
，
而
是

五
星
級
以
上
之
大
酒
店
，
你
做
客
的
封
上
五

百
元
以
下
之
﹁
人
情
﹂，
她
肯
定
會
虧
本
，

要
求
你
加
重
賀
禮
，
而
﹁
令
你
造
成
經
濟
困

難
，
真
不
好
意
思
，
但
我
也
不
是
開
善

堂
﹂。
收
帖
的
朋
友
們
看
見
如
此
坦
白
之
提

點
，
不
氣
頂
心
頭
就
奇
，
除
非
是
親
密
無
間

的
富
貴
幫
死
黨
好
友
，
大
多
數
朋
友
會
採
取

﹁
睬
你
都
傻
﹂
的
態
度
，
如
果
是
我
定
會
反

手
一
丟
拋
向
垃
圾
筒
，
平
日
又
沒
特
別
交
情

又
非
受
過
你
恩
典
大
德
，
為
何
要
花
錢
買
難

受
，
替
你
錦
上
添
花
？

請
帖
上
如
此
提
點
擺
到
明
是
自
討
沒
趣
，
你
名
正
言

順
的
﹁
憎
人
富
貴
厭
人
貧
﹂，
我
為
甚
麼
要
滿
足
你
，

我
用
五
百
元
去
吃
香
港
仔
魚
蛋
粉
已
不
知
多
滿
足
、
多

享
受
，
天
下
間
真
的
有
人
如
此
勢
利
財
迷
心
竅
，
被
全

世
界
人
憎
厭
也
是
活
該
。
亦
由
此
看
來
本
人
則
不
會
被

列
不
受
歡
迎
之
輩
，
因
為
自
退
休
以
來
，
收
到
任
何
喜

慶
請
帖
，
阿
杜
出
席
者
必
會
送
上
一
千
元
賀
禮
，
以
前

做
宣
傳
總
監
時
，
薪
高
﹁
手
鬆
﹂，
做
﹁
人
情
﹂
慣
了

二
、
三
千
，
如
今
則
是
千
元
本
位
，
對
得
起
自
己
之
地

位
良
心
，
若
是
交
情
不
足
，
友
誼
度
不
夠
就
索
性
不
理

睬
，
我
索
性
不
來
，
等
於
宣
布
﹁
本
人
已
窮
，
不
來
替

你
湊
這
熱
鬧
﹂，
難
道
你
上
門
來
叫
陣
要
與
我
﹁
開

片
﹂
？
我
根
本
瞧
不
起
你
，
你
自
家
如
何
發
瘋
、
罵
街

也
只
是
你
的
事
，
於
人
何
干
哉
？

因
此
在
網
上
說
出
﹁
少
於
五
百
元
人
情
的
就
希
望
不

要
來
﹂
之
人
，
其
收
穫
只
有
四
個
字
，
是
﹁
自
討
沒

趣
﹂。

厭人貧自討沒趣
阿　杜

杜亦
有道

希
臘
的
雅
典
、
帕
特
摩
斯
島
、
羅
德

島
；
以
色
列
的
耶
路
撒
冷
、
伯
利
恆
、
死

海
、
海
法
；
塞
浦
路
斯
的
利
馬
素
爾
；
土

耳
其
的
以
弗
所
、
庫
沙
達
西
、
伊
斯
坦

堡
。
要
一
口
氣
、
舒
適
地
、
在
十
三
天
內

遊
玩
這
些
地
方
，
也
惟
有
搭
乘
郵
輪
可
以
辦

到
！若

不
是
﹁
以
色
列
﹂
這
個
既
古
亦
新
的
國

度
、
若
不
是
﹁
耶
路
撒
冷
﹂
這
個
充
滿
聖
經
故

事
遺
跡
的
地
域
，
從
沒
想
過
會
與
一
百
八
十
多

位
來
自
香
港
、
直
接
或
間
接
認
識
的
朋
友
，
連

同
其
他
世
界
各
地
共
一
千
二
百
人
，
同
乘
一

﹁
船
﹂
共
遊
。

一
切
從
網
上
傳
來
的
一
個
電
郵
開
始
！

自
問
不
是
郵
輪
遊
常
客
，
卻
忽
然
收
到
了
這

個
﹁
十
三
天
耶
路
撒
冷
朝
聖
之
旅
︵
雅
典—

伊

斯
坦
堡
︶﹂
郵
輪
套
票
的
宣
傳
電
郵
，
深
受
行
程

景
點
吸
引
，
加
上
價
錢
實
在
相
宜
，
顧
不
了
未

覓
遊
伴
，
差
點
就
即
時
上
網
報
名
了
！

最
後
還
是
理
智
地
做
了
一
些
資
料
搜
集
，
十

月
底
出
發
坐
郵
輪
遊
地
中
海
，
天
氣
如
何
？
郵
輪
住
宿
設

施
、
餐
飲
設
施
、
康
樂
設
施
可
合
水
平
？
遊
玩
地
區
可
有

安
全
問
題
︵
尤
其
土
耳
其
正
與
敘
利
亞
有
邊
境
衝
突
︶
？

曾
於
十
月
底
坐
郵
輪
遊
地
中
海
的
李
前
輩
說
：
暑
熱
已

過
、
天
朗
氣
清
、
遊
客
漸
減
的
十
月
底
最
宜
遊
地
中
海
；

曾
搭
乘
過
去
年
才
下
水
的
﹁
遠
洋
號
﹂
郵
輪
常
客
靚
太

說
：
船
上
提
供
的
臨
海
露
台
客
房
寬
敞
舒
適
︵
廁
內
還
罕

見
的
設
有
浴
缸
！
︶
；
餐
飲
更
是
她
搭
乘
過
的
郵
輪
中
最
出

色
的
、
還
有
多
間
特
色
餐
廳
任
選
；
常
溫
暖
水
游
泳
池
、

健
身
室
、
水
療
按
摩
中
心⋯

⋯

熟
悉
國
際
政
事
的
大
編
輯
說
：
你
又
不
是
去
戰
區
，
何

需
擔
憂
！

如
此
這
般
，
好
友
共
八
人
便
報
名
去
也
；
加
上
李
前
輩

的
呼
朋
引
伴
，
浩
浩
蕩
蕩
的
近
二
百
名
香
港
來
客
在
雅
典

登
船
，
同
遊
聖
地
。

坐郵輪遊聖地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壬
辰
龍
年
深
秋
初
冬
，
世
界
大
事
接

踵
而
來
，
掀
起
陣
陣
浪
潮
，
有
驚
有

喜
，
思
緒
起
伏
，
不
但
對
於
國
人
而

言
，
就
算
世
界
各
地
的
政
治
焦
點
都
在

中
共
十
八
大
會
議
的
結
果
。
中
共
最
高

領
導
人
及
其
新
班
子
最
受
關
注
。
事
關
新
領

導
人
習
近
平
所
領
導
的
中
國—

—

世
界
第
二

大
經
濟
實
體
未
來
經
濟
政
策
路
向
，
其
實
直

接
牽
動

環
球
經
濟
復
甦
和
盛
衰
，
可
以
說

中
國
領
導
人
塑
造
世
界
格
局
，
當
了
火
車
頭

大
阿
哥
。

雖
然
，
奧
巴
馬
連
任
美
國
總
統
，
然
而
，

他
旋
即
面
對
美
國
﹁
財
政
懸
崖
﹂
困
局
，
內

部
政
黨
及
利
益
矛
盾
磨
合
考
驗
，
有
理
由
相

信
此
消
彼
長
下
，
中
美
實
力
和
話
語
權
必
將

拉
近
。
中
美
關
係
亦
將
在
矛
盾
中
前
進
。
政

治
方
面
複
雜
多
變
，
一
天
也
嫌
長
，
同
樣
在
經
濟
方
面

特
別
是
金
融
市
場
，
風
高
浪
急
，
瞬
間
多
變
的
形
勢

下
，
靈
活
貫
通
﹁
走
位
﹂
要
快
。
上
周
一
的
港
股

生

指
數
如
火
箭
般
飛
升
，
當
奧
巴
馬
勝
出
後
，
﹁
財
政
懸

崖
﹂
問
題
被
大
炒
作
，
上
周
尾
港
股
跌
完
可
以
再
跌
。

好
消
息
甚
麼
熱
錢
湧
入
等
瞬
間
滅
跡
，
美
股
是
元
兇
。

講
完
政
治
與
經
濟
兩
大
問
題
，
上
周
也
有
兩
大
喜

事
，
為
城
中
悶
局
沖
沖
喜
。
緣
定
三
生
，
對
霍
啟
剛
和

郭
晶
晶
這
一
對
金
童
玉
女
來
說
是
最
適
合
不
過
。
俗
語

有
云
﹁
七
年
之
癢
﹂，
拍
拖
或
結
了
婚
七
年
的
情
侶
，

﹁
七
年
﹂
是
一
個
考
驗
。
而
今
霍
啟
剛
和
郭
晶
晶
拍
了
八

年
拖
，
情
花
終
結
果
。
儘
管
八
年
間
風
風
雨
雨
，
惟
久

經
考
驗
共
偕
連
理
可
喜
可
賀
，
遺
憾
的
是
全
國
政
協
副

主
席
霍
英
東
爺
爺
未
能
親
自
主
持
這
世
紀
婚
禮
，
惟
相

信
泉
下
有
知
，
霍
爺
爺
一
定
龍
顏
大
悅
。
番
禺
南
沙
是

霍
英
東
生
前
力
主
投
資
開
發
的
地
區
，
霍
震
霆
這
位
新

老
爺
在
南
沙
大
酒
店
設
婚
宴
招
待
男
、
女
家
內
地
親

友
。
地
方
所
限
當
然
邀
請
嘉
賓
也
有
所
規
限
。
主
人
家

為
此
而
傷
腦
筋
。
殊
不
知
，
為
婚
宴
最
為
頭
痛
的
竟
然

是
當
地
的
公
安
人
員
。
事
關
當
晚
是
周
六
，
霍
家
是
番

禺
鄉
親
最
尊
敬
的
大
戶
，
更
何
況
新
娘
子
是
國
家
﹁
跳

水
皇
后
﹂，
擁
躉
何
止
萬
千
。
人
山
人
海
的
鄉
民
旁
觀
世

紀
婚
宴
，
誠
世
界
新
聞
矣
。
周
日
晚
，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在
香
港
會
展
中
心
大
禮
堂
，
霍
家
筵
開
一
百
五
十
席
，

冠
蓋
雲
集
不
在
話
下
，
這
一
年
來
霍
新
老
爺
蓮
子
蓉
笑

臉
常
掛
，
而
在
當
晚
，
他
笑
得
更
燦
爛
，
難
得
見
常
帶

點
木
訥
的
新
老
爺
如
脫
胎
換
骨
一
樣
變
了
開
心
快
活
人

哩
。全

國
政
協
常
委
戴
德
豐
近
日
容
光
煥
發
，
皆
因
他
含

飴
弄
孫
之
樂
。
上
周
為
他
的
寶
貝
孫
兒
設
百
日
生
日

宴
，
禮
金
悉
數
捐
給
董
夫
人
的
﹁
群
力
資
源
中
心
﹂，
戴

博
士
稱
自
己
為
開
心
快
活
人
。

開心快活人
思　旋

思旋
天地

答
應
主
持
有
線
電
視
飲
食
節
目

︽
食
出
五
味
人
生
︾，
主
要
希
望
帶

出
坊
間
不
同
食
肆
老
闆
，
做
生
意

背
後
的
善
良
動
機
。

昨
天
跑
到
紅
磡
火
車
站
附
近
兩

間
連
在
一
起
，
格
調
各
異
的
小
餐
廳
，

他
們
的
廚
房
是
共
用
的
，
前
線
員
工
卻

大
大
不
同
。

那
間
優
雅
的
意
大
利
餐
廳
必
吃
是

﹁
法
式
香
橙
燴
羊
膝
配
意
大
利
飯
﹂，
香

橙
將
羊
肉
的
鮮
味
帶
到
恰
到
好
處
，

妙
。
原
來
侍
應
襟
上
都
戴

名
牌
亦
說

明
﹁
弱
聽
﹂、
﹁
失
聰
﹂
等
等
，
他
們

聘
自
聾
人
協
進
會
，
薪
酬
與
外
面
勞
力

市
場
一
樣
。
為
方
便
客
人
，
餐

上
有

個
按
鈕
，
按
一
下
，
牆
上
燈
牌
即
亮
起

號
，
侍
應
服
務
態
度
一
流
，
老
闆

E
L
A
IN

教
落
，
先
天
溝
通
不
足
必
用
笑

容
搭
夠
！
餐
紙
上
印
有
﹁
齊
來
感
受
聾

人
文
化
﹂，
為
溝
通
得
更
清
楚
，
印
上

少
甜
、
加
冰
、
要
刀
叉
等
等
圖
案
，
一

目
了
然
。

本
做
市
場
策
劃
的E

L
A
IN

強
調
，
餐
廳
並
非
社

企
，
沒
有
任
何
資
助
，
一
切
由
零
開
始
，
堅
持
要

有
好
食
材
、
好
出
品
、
好
管
理
，
賺
到
錢
可
以
幫

助
更
多
有
需
要
支
持
的
人
。
雖
然
開
步
之
時
，
聽

盡
不
少
閒
言
閒
語
，
什
麼
沽
名
釣
譽
，
她
都
堅
忍

下
去
，
因
為
她
明
白
日
久
見
人
心
。

鄰
壁
簡
約
清
新
的
咖
啡
店
，
侍
應
全
是
年
輕

人
，
必
吃
是
卜
卜
脆
的
﹁
士
多
啤
梨
拿
破
侖
蛋

糕
﹂，
中
間
填
滿
了
我
最
愛
的
吉
士
醬
，
二
十
三

歲
的
老
闆C

A
R
R
IE

在
餐
紙
上
印

﹁
夢
，
不
只

是
空
想
﹂，
黑
板
上
展
示
了
很
多
年
輕
人
到
世
界

各
地
，
冰
島
、
蒙
古
、
老
撾
等
地
方
旅
遊
兼
做
義

工
服
務
的
圖
片
及
資
料
，
非
常
吸
引
。

原
來
科
大
畢
業
，
放
下
會
計
專
業
，
辦
愛
心
雜

誌
的C

A
R
R
IE

，
一
直
夢
想
搞
咖
啡
店
，
再
在
店

內
籌
辦
推
動
年
輕
人
尋
夢
的
活
動
和
展
覽
。
數
年

前
遇
上
了
雜
誌
首
位
被
訪
者E

L
A
IN

，
兩
位
愛
心

爆
棚
的
人
走
在
一
起
，
互
相
感
動
，
在E

L
A
IN

的

支
持
下
，
意
大
利
餐
廳
與
咖
啡
店
同
時
開
幕
啟

市
，
在
紅
館
有
演
唱
會
之
時
，
這
裡
更
旺
，
可

惜
，
在C

A
R
R
IE

心
中
，
一
直
有
個
未
完
的
夢
，

爸
媽
尚
未
接
受
她
所
發
的
夢
。

我
在
咖
啡
店
的
夢
想
卡
片
上
，
填
上
了
我
的

夢
：
希
望
人
人
吃
得
飽
、
孩
子
快
樂
成
長
，

P.S.C
A
R
R
IE

的
父
母
早
日
前
來
光
顧
。

尋夢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無意中，同時在看張愛玲的《異鄉記》和王安憶
的《妹頭》。
前本書是早幾個月前就買的，後一本是因為有王

安憶的親筆簽名，賴 臉要來的。王安憶曾在一篇
散文裡提到她上作協研修班的課時，無聊發作，在
課上練習自己的簽名。因為《收穫》雜誌上需要作
家的親筆字跡。她練習簽名的時候，另一個男作家
還建議她如何彎 ，如何在內斂和誇張之間平衡云
云。所以我就更要這本親筆簽名本了。
看了兩天，簡直覺得王安憶是張愛玲的轉世，尤

其《妹頭》後兩篇和《異鄉記》比較起來。兩本書
是同時打開看的，有時候需要倒水泡茶泡咖啡什麼
的，隨手放下了，再回頭撿起來，拿的卻是另一
本，幾行之間，居然一時分辨不出來是哪一個人寫
的。
雖然王安憶的小說和散文中，經常不惜筆墨地記

述吃穿用行以及人的面相外表，但是感覺王安憶是
一個和日常生活保持 距離的人，並沒有張愛玲的
那種生活熱情。因為保持 距離，所以對生活的觀
察和描寫就顯得理性了，人是在「外」的。比如她
在《死生契闊，與子相悅》中描繪文革早期上海的
「遺民們」在西餐社吃蛋糕，作為兒童的她，也在
其間吃 ，但是吃法不一樣。她是為了大快朵頤，
別人是為了紀念一種做派；她滿足了口腹之慾，別
人滿足了對舊上海「文明」的懷舊——所以這場
「戲」，就像是新兒童王安憶在張望舊婦人張愛玲。
不經意間，充滿了象徵意義，一個是新上海文革初
期因物資匱乏而追求吃飽穿暖所以有希望的新兒
童，一個則是舊上海沒有前途、腐氣沒落、通過在
西餐社的知禮節來懷念過去倉廩實的舊遺民，恍如

攝製於1964年《霓虹燈下的哨兵》的一個小小註
腳。
第一次看到王安憶也有刻薄的時候，不輸張愛玲

——可是她的這種刻薄緣於理性觀察，所以沒有張
愛玲的陰冷。她後兩篇寫的是作為她童年生活場景
的淮海路，感情進去了，入戲了，就比小說《妹頭》
好看了。
把王安憶放在張愛玲的陰影下，對王安憶是十分

不公平的。如此的排列，是一種時間性序列，張愛
玲在時間序列之前，寫出了「舊」上海；王安憶生
也晚，在其後寫出了「新」上海。在《紀實和虛構》
中，王安憶提到她當年坐在痰盂上跟著作為南下幹
部的父母進入了上海——這是一種奇怪的「接收」
儀式。但是張愛玲的舊上海畢竟過去了，「新」上
海的歷史畢竟開始了。
張愛玲的《異鄉記》令人驚訝地展現出另外一個

張愛玲，她對底層人有看法，但客觀不含偏見，並
且深懷悲憫，大異《金鎖記》中的刻薄陰冷。她被
推車伕摔出了車，摔到了地上，狼狽不堪的，先考
慮的是別人的安危，而不是呵責車伕。這種素質，
跟 舊上海一起遺落了，是現在的新中國人極度缺
乏而需要善加培植的。她在這本書中時時展現出
「中國情懷」，對沿途人物（比如流亡學生和士兵）
與風景的點評顯示出對中國前途的擔憂。她在元宵
節前夜觀看舞獅子的時候，發出了「中國人全民族
的夢」的「囈語」。一位鄉村人提到一位軍人問他
喜歡中國兵還是日本兵，這位鄉村人不僅無法從軍
裝上分清對方是中國兵還是日本兵，也無法從國語
上分辨出來，他回答，「我們老百姓苦啊，看見
兵，不論是中國兵，日本兵，在我們也都是一樣

的，只想能夠太平就好了，大家都好了！」這種回
答，帶 狡猾，但在那種兵荒馬亂的時期，表現出
了老百姓善良和簡單的願望。
《異鄉記》是張愛玲去溫州尋訪逃亡的胡蘭成所

作的沿途記錄，她認為是「非寫不可」的；又據宋
以朗在序言中的研究稱，《異鄉記》是張愛玲下半
生創作的一個重要靈感來源——那麼，這本書簡直
可以稱為張愛玲的心靈筆記了，只是借沿途的人物
和風景來抒發而已。重要的是，這本書沒有張愛玲
其他小說那麼深的頹廢氣質，沒有那麼深的「做不
得主」的不由自主，雖然心情還是陰鬱的。我們看
到的是一個堅韌、忍耐、很有思想見解的女性，尤
其終於看到了張愛玲常用的「術語」——「荒涼」
——是什麼意思了。
「大約自古以來這中國也就是這樣的荒涼，總有

幾個花團錦簇的人物在那裡往來馳騁，總有一班人
圍上個圈子看 ——也總是這樣的茫然，這樣的窮
苦。」（《異鄉記》第78頁）
這是一種沒有出路的狀態。
她在這裡寫出了鄉村人沒有出路的境況，可以反

照出她筆下舊上海的遺老遺少們，只是在那些小說
裡，她將悲憫和同情的直言隱藏了起來，託給了月
亮和香爐。
張愛玲筆下的人，被華麗和頹靡包裹 ，處於沒

有出路或者末路的狀態。這和她的另一句名言相互
作 解釋：「生命是一襲華麗的袍，爬滿了虱子。」
——而她晚年果然和虱子作 鬥爭，不停地搬家。
張愛玲是外冷內熱的人，對人事總是懷 寬容和

善意。她因虱子不停搬家一事被宋淇無意洩露出去
了，宋淇寫了長信懇切解釋。她毫不在意，反而稱
讚宋淇是一位紳士。
坐 痰盂進入舊上海書寫新上海的王安憶，寫了

很多關於「出路」的故事，知識青年們的上山下
鄉、工作就業等。過去的中國，並沒有為老百姓安
排「就業出路」的責任，屬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形態。現在中國換了一種制度，這種制度要求給每
一個老百姓安排出路——這不僅僅成了國家的負

擔，也變成了個人的負擔。這種出路，對於個人，
實際上依然屬於「沒有出路」，個人被淹沒於「國」
之下了。
經濟形態變了，因為「國」和「家」變了。
「國」和「家」變了，作家們的歷史感也變了。

過去「國」在「家」之後，現在「家」在「國」
下，位次顛倒了。這種位次的顛倒，並不是簡單
的，是以「國」對「家」的入侵並將之打散完成
的。——這是中國完成「近代化」的殘酷進程。至
於「現代化」，還是半途中。
古代中國的「家國」式，以帝王姓氏命名，一家

一天下，一部《史記》是一本帝王家史。而作家的
歷史感也偏重「家」，以「家」寫「史」，以「家」
照「史」，比如《紅樓夢》和《金瓶梅》，以「家」
的興衰起落顛沛反映「史」，張愛玲其實也如此。
到了現在，作家的歷史感偏重「國」了，這是王

安憶和張愛玲的最大區別。她筆下的人物都是在
「國」之籠罩下的命運顛簸，文筆氳染 舊上海的
氣息，但是是「國」的。「國」以各種各樣的方式
干擾、影響 「家」，《死生契闊，與子相悅》中
寫了隱藏在淮海路上從舊時代進入到新中國的門戶
森嚴的華麗家庭的坍塌頹敗。然而，王安憶不如張
愛玲那麼看「空」，也就不那麼「荒涼」和沒有
「出路」，她始終看「好」生命有自我修復的活力和
能力。
其實現代中國作家的歷史感都偏重「國」，比如

剛剛獲得諾貝爾
文學獎的莫言。
偏重「國」，那
麼作家筆下的人
物就沒有過去的
好看了。生活氣
息變了，變淡
了，變得失真
了，無論是書中
的人，還是現實
中的作家本人。

—作家歷史感的轉換

■
香
港
抗
戰
前
的
舞
場
風
光
，
盡
見
這

部
書
。

作
者
提
供
圖
片

■王安憶 資料圖片

從「家」到「國」


